
■ 本报记者 张明敏灾害救援的民间“通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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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灾信息源用这样一个模
式串在一起是不是会更好？ 从信
息收集、整理、核实、发布、反馈、
展开救援这一条龙我们都能很
好地涉及。 ”网名为“海龟”的网
友在线上发起讨论。

“能不能在救援整个过程中，
更多地授权组织？ 现在还有一些
信息不对称， 分工需要进一步明
确。 ”网名为“老鬼”的公益人士也
加入到这场讨论中。

7 月 27 日晚 8 时，一场名为
“灾害信息协作机制探讨” 的交
流会在网络工具 YY 语音上展
开，与会者均是来自民间各救援
机构、 信息组织和其他 NGO 的
代表， 最高峰时有近 50 人同时
在线。 这是一次完全民间意义上
的灾害信息机制分享论坛。

这次论坛由一家名为卓明震
援通讯社的民间组织发起， 同时
也是该机构再普通不过的一次讨
论会，这家从 2010 年玉树地震后
建立起的民间灾害信息机构，在
国内每次出现自然灾害时都能够
发布出很多及时有效的信息，供
其他民间团队参考。

在这个平台上工作的同事
们很少有人真正见过面，大多都
是通过网络构建起彼此的信任。
就在他们有时甚至会弄混男、女
同事性别时，却已经与伙伴们展
开一场为刚刚发生的甘肃地震
而进行的救援。

灾难中萌芽

2008 年汶川地震，作为北京
大学医院牙科医生的郝南向领导
请假选择赴灾区救灾， 郝南向同
去的志愿者询问：“你们去灾区知
道要具体去哪、做哪些工作吗？ ”
同行志愿者们大多无从答起，只
知道先挺进灾区， 视当地的需要
再作决定。

此时， 由郝南早期建立的
“北京志愿者之家”、 后改名为
“地震信息” 的 QQ 群开始逐渐
发挥萌芽作用。 在那次地震与后
来的玉树地震中，众多救援力量
慢慢聚集到这个群，人群的聚集

令郝南想到应该建立一个灾害
信息收集和发布平台供这些志
愿者们共享。

郝南接受《公益时报》采访
时说：“我们作为志愿者来到这
个平台，是因为民间救灾工作对
于信息有很迫切的需求。 民间救
援组织到了一线， 眼界会变窄，
只能看到正在做的这一块事情。
后方对灾区各个地方与层面收
集筛选整理的内容，可以对它们
的工作有全方位的帮助。 而现在
民间团队里专门做灾害信息的
非常少见，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从
空白起步。 当然，我们来做这项
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灾民
能够更早地得到援助。 ”

随后，这个信息机构拥有了
一个好听的名字———“卓明”。

“这是取自电影《2012》中西藏
地区的卓明谷，那里有可以避开世
界末日的诺亚方舟。 ”郝南说。

就这样，2010 年 4 月 14 日
卓明团队正式成立，并入驻新浪
微博，以“卓明震援通讯社”的名
称开始灾害信息发布工作。

目前，信息平台通过微博、微
信客户端等多种渠道向外发布，
不少信息经常得到各大媒体的采
纳。灾情严重时，郝南和队友们一
天要拨打上百个电话进行协调，
保证信息供需双方对接。

在本月 22 日甘肃岷县发生

6.6 级地震后，截至目前，卓明震
援通讯社已经以简报的形式陆
续发出了 7 份灾害信息。

信任与协作

“简报对于我们在芦山地震
中的救援还是很有用处的，队伍
在整个救援过程中会参考国家
相关部委发布的灾区灾害信息，
同时也会看卓明简报，这样使我
们深入一线救援更有针对性、效
率更高。 ”洪双全对《公益时报》
记者表示。

洪双全是壹加壹紧急救援
队四川方面的负责人，这是一只
源自于浙江苍南县的民间救援
队伍。 在提倡属地救援的理念
下，各地壹加壹队伍纷纷集结成
立。 在芦山地震中，壹加壹四川
救援队在灾区通过卓明简报得
到了有效的救援信息。

“简报的信息很细，从灾情分
析、政府与民间力量动向、物资缺
乏、信息核实，直到某条村、某个
人的救援需求， 这是国家灾害信
息发布中所不具备的， 对于我们
开展救援工作很有帮助， 能在救
援第一点完毕后迅速对下一点作
出有效预判和部署。 ”洪双全说。

从玉树地震开始，卓明震援
通讯社面对每一次灾害的发生
都吹响着信息的集结号，通过大

量的文字、数据和图片信息传递
着一个民间机构参与灾害救援
的各种讯息，并使之成为其他民
间救援力量的信息参考。 面对着
海潮般涌来的灾害信息，其准确
性成了当务之急。

王中现在是卓明震援通讯
社的协调员，这个工作做起来很
费劲但他感觉很喜欢，在王中看
来，信息的真伪比救灾本身更为
重要。

“我们跟政府发布的灾害信
息不太一样。 政府的优势在于人
员岗位明确，灾情发生后启动应
急响应，所处灾区一级的政府有
专人负责灾情上报，同时灾情信
息也会随着逐级上报后形成高
层决策下达指令。 卓明则是通过
当地的志愿者和一线救援人员
反馈信息，再通过后方的信息员
与当地灾情一级的政府或者是
志愿者直接沟通，获取最实际的
信息，最后通过微博、微信平台
发布，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
信息的真实性。 同时我们也会在
接到求助信息后通过合理推测
作出预判。 ”王中说。

几年前的一次信息甄别过
程， 至今还令王中记忆犹新，那
时的王中在卓明还是一个新人。

“信息是从一个受灾乡发出
的，但信息并不完全，无从查找，
用上百度快照也只能看到信息
的部分遗留，通过 114 查询该电
话也显示不再使用，最终是在灾
区外围志愿者的帮助下了解到
最终的信息源。 ” 王中介绍说，
“对于灾民救助， 卓明除了弄清
位置外还要知道需求的详情并
进行甄别。 在紧急救援期，如果
当地有 300 户人家， 那只需有
100 顶帐篷就已经足够了。 但在
3 天之后的过渡期， 这 300 户至
少需要 300 至 350 顶， 这是一个
合理的范围。 同时我们还会结合
现场信息员反馈情况推断援助
数量， 将虚报的求助部分压缩，
并在核实后进行采购，这样才能
保证物资效果的最大化。 ”

就在几天前的甘肃岷县地
震中，壹加壹四川救援队通过卓明

简报了解到灾民地点，将一批救援
物资迅速转运到了灾民手中。

“物资能够准确运抵，这就
是一种长期合作产生的信任。 作
为独立第三方民间机构，大家从
事之初就是抱着公益的目的，所
以三四年来，机构一直在信任中
成长。 ”王中说。

困意与困境

27 日的这次线上会议进行
的同时，甘肃岷县的前方灾情也
正不停地传来。 会后，郝南看到
核实组组长“宝儿”（网名）在微
信里面以疲惫的语气留下这样
一条信息：“不管怎么说，我现在
处理好这些信息，能让灾民获得
一些帐篷，不让他们晚上过夜淋
雨，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

一脸困意的王中也表示：
“群里其实有几百号人， 但是来
来回回就那么 20 几号人在做灾
害信息简报工作。 就拿这次地震
来说，从 22 号到现在，我们每个
人每天都睡不过 4 个小时。 ”

在这次会议中， 与会的民间
组织各自分享了自己在一线救援
的经验和想法， 创始人郝南则从
中看到了当下的问题。“平台不完
善、人手不足、人员流动性大，是
当前卓明需要解决的问题。 ”

“没有灾害时，大家在全国
各地做着各自的本职工作。 灾
害来临时， 我们会立刻组织起
来， 按照信息平台预设的岗位
开始工作。 但这种工作强度是
很大的， 有时为了核实收集来
的一个信息， 队员会通过各种
不同的途径打出数十个电话。 ”
郝南说，“每次工作因为人手不
足， 我们都不得不迎来一些新
人，为了让他们能胜任，我们需
要花人力重新对其培训和组
织。 我个人觉得在未来，整个灾
害信息工作应该可以不依靠卓
明这一个组织来做， 而是让其
他各个方面的人都来参与到救
灾信息平台的工作中， 有更多
的人和团队， 能进入到灾害信
息管理这个领域。 ”

� � 近年的数次地震，令一批类似“卓明社”的民间救援力量逐渐成
长。图为今年芦山地震期间，四川农业大学志愿者通过走村串户的方
式，在芦山县寻找灾区盲点，并给灾区群众带去药品、饮用水和帐篷


